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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谦，郑州荥阳人，考古学
家。1956 年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
专业学习，1961 年毕业后留校任教，
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
生导师。先后担任北大考古系副主
任、主任，考古文博院院长兼赛克勒
考古与艺术博物馆馆长，教育部人文
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中
国考古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古
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考古
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副
会长、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评
议委员、中国河洛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和名誉会长。上世纪80年代以来，李
伯谦长期担任北京大学考古学科负
责人，不仅是国家“九五”重大科技攻
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
家、“工程”考古领域总负责人，还是
国家“十五”科技攻关项目“中华文明
探源工程预研究”主持人。

身为李家长子长孙，李伯谦还有三个弟弟，他们
都在农村老家，过着平淡安稳的生活。

“虽然我是长子，但那个时候也顾不了家，上学
时不用说，自己还是靠着助学金生活呢，上班以后天
南地北地跑，工资低，也还是顾不了老家。”回忆起老
家的一切，父母的无私支持让李伯谦突然变得善感
起来。

母亲去世前，李伯谦曾回家看望老人家，结果被
“文盲”母亲“赶走”：“母亲说，‘你是公家人，你有你的
事情，快回去吧！’”而父亲去世，李伯谦连最后一面也
没见到，奔丧时弟弟才告诉他：“病重时父亲说你前不
久刚回来过，不要去打扰你……”说到此，李伯谦平淡
的话语里，有了无奈、歉意和温情的复杂滋味。

“我这个人的性格，似乎有些矛盾，很执拗，也很
平和。”离开严谨神秘的考古话题，李伯谦化身成自我
反思的智者。“我对待他人都很平和，对荣誉、名利都
看得淡，但是认准的事，就非干不可。”李伯谦直言，自
己看不惯的事情绝不会随声附和、去同流合污，也“不
怕得罪人”。

话说上世纪 90年代李伯谦与老师邹衡先生“关
于夏文化的上限问题”的讨论，还成为当时考古学界
一场著名的师生学术论争。因为李伯谦对老师邹衡

“二里头四期都是夏文化，覆盖了整个夏朝的历史”这
一观点产生怀疑，并提出“二里头文化应该属于夏朝
的中晚期，也就是二里头遗址是后羿代夏事件之后，
夏的都城所在地。”

谈及这场论争，李伯谦笑道：“我爱吾师，更爱真
理。即使是很崇敬的老师说的话，也不会因此而完全
相信，而是敢于坚持自己的研究体会。”他认为，尊重
老师和服从他的每一个学术观点，是两个不同的问
题。“作为一个考古工作者，我觉得最本质的要求就是
实事求是，有一份材料说一分话。”

如今，76岁的李伯谦仍然奔波在各地考古现场
和各大研讨会上，很少享受和家人一起的天伦之乐，
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还没和同事、学生在一起的多。

“清闲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但是我做不到。”想想又补
充：“每个人的追求不一样，我就想着要对得起国家的
培养，对得起自己的荣誉和身上的责任。很庆幸自己
学了考古。年龄大了，紧迫感越来越强，总是想着还
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完，还想赶着再多做一些。”

田 野 走 来田 野 走 来 李 伯 谦李 伯 谦
——中原之子系列人物之李伯谦

本报记者 张永 左丽慧 文 许大桥 图

立冬前，寒流突降郑州，但
低温丝毫没有冲淡正在这里召
开的“嵩山文明与早期中国学术
研讨会”的热烈气氛，更增添了
考古人抱团取暖的温情。

虽然研讨会大家云集，出生
荥阳，以青铜文明研究、夏商周
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等方
面卓越的成就而享誉考古界的
北京大学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
仍然显得“星光熠熠”。伴着窗
外如雾似梦的蒙蒙细雨，煮一壶
清水、照一盏明灯，年逾古稀依
然老骥伏枥的李伯谦向本报记
者谈起了他的考古人生。

寒门学子志在千里

1956年夏天，荥阳关帝庙乡东赵村19岁
的瘦弱青年李伯谦带着几件母亲缝制的单
衣，从乡间小道奔向北京西北郊的燕园——
他自己也没有想到，这里将是他一生为之奉
献并不断创造精彩的舞台。

祖父不识字、父亲也只上过几年私塾，
身为李家“长子长孙”的李伯谦从小就被寄
予厚望。家人曾希望他能学医，但小伯谦还
是义无反顾地喜欢上了历史、地理、语文等
方面的文科知识，16岁时就以优异的成绩进
入荥阳高中。

“当时荥阳是开封行署所在地，荥阳高
中师资力量雄厚，是河南省有名的高中。”回
忆起60年前进入荥阳高中的情形，李伯谦仍
充满了感恩之心：“当时我家的家庭成分不
算好，差一点就不能上大学。能进入北大，
我还是很幸运的。”

本是怀揣着对鲁迅、郭沫若等作家的无
限崇拜报考了北大中文系，但李伯谦却因历
史成绩突出阴差阳错地成为北大历史系 120
名学子中的一员，也是荥阳当地唯一的北大
新生。

过去一般人的思想中，中国的历史是
“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事实
上真的是这样吗？1922年前后，中国学术界
出现的疑古思潮中，人们逐步接受西方新的
思想观念，开始反思中国真正的历史——误
打误撞选择了考古专业，李伯谦也开始思考

“考古”是什么、究竟有什么用。
“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

无非是长短、曲折与否的区别。要想更好地
建设今天乃至明天，必须考虑到历史经验教
训。”经过深入思考和时间磨炼，李伯谦明
白，学习、了解历史绝不是“发思古之幽情”，
而是为了国家更好地发展，李伯谦认为，梁
启超将两个儿子一个送去学建筑，一个送去
学考古，也是因为他认识到要治理好国家，
单纯搞科技，追求西方那一套是不行的。“要
通过考古复原历史，激励现代人的创造精神
和爱国情怀。只有了解过去，才能建设更好
的未来。”

事实上，一次次的发掘实践，让李伯谦
明白考古绝不是“游山玩水”，与古人、与数
千年乃至万年前的历史对话中，他更坚定了
探究历史真相的决心。

“考古很辛苦，但也充满乐趣。”评
价起考古工作，李伯谦言简意赅。

毕业实习时，李伯谦跟同学都在
当地老乡家住，为了和老乡搞好关系，
他们要帮老乡扫地、挑水，等等。20多
岁的小伙子，时而还要担当看小孩的

“重任”。
发掘工地上的风吹日晒、日复一日

早已习惯。李伯谦回忆，1994年发掘晋
侯墓地，冬天最冷时连地都冻住了，小
铲子根本敲不动，为了防止发掘到一半
的墓地冻裂，只好在 8米深的墓坑里盘
一座小煤炉，靠着那点热气化开冰冻的
土地。

“1980年在山西曲沃县实习时，我
们发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墓葬，那时候
进出墓坑都是用麻绳捆在身上吊进吊
出，在上的时候，腿一迈不知道怎么就
扭伤了腰。”李伯谦说，平时在工地上
一蹲就是几个小时，关节炎、腰腿痛和
胃病是家常便饭，而那次腰伤，他为了
不影响发掘进度，硬是用弯曲近 90 度
的腰坚持了一个多月，从工地返回北
大才到校医那儿去就诊，结果是腰关
节错位，腰肌劳损部分粘连已经不易
恢复了。

“年轻时问题也不在乎这些。出去
做田野调查的时候吃饭也没按点，身上
就备点粮票，有顿蒸红薯就很高兴。”李
伯谦还回忆起一件趣事：“有一次我们
又没赶上饭点，一个村的老队长告诉我
们，村里有户人家刚给老太太办完丧
事，肯定有剩菜剩饭，于是我们就去了，
结果还真吃上了馒头，不过是放了好多

天，开了花的！”李伯谦笑言，当晚没有
住处，他们也就在这户人家借宿，夜深
人静，总觉得睡的这间房就是过世老太
太的，一群人也立马没有了睡意，打了
一夜扑克。

虽然田野考古非常辛苦，一旦有了
新的发现，亲手发掘出几千年前的墓
葬，那种高兴劲儿用语言都难以形容。
通过考古发掘，不但能发现与历史记载
相吻合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甚至还能修
正历史记载中的谬误。而从刚开始见
到骷髅的紧张到与几千年甚至几万年
前的古人对话，李伯谦越来越感受到对
历史和生命的敬畏。

“搞考古的人，想要发不义之财机
会很多，但心理上会受到谴责。”李伯谦

告诉记者，考古工作者绝大多数都有着
严格的职业操守，业内有不成文的规
定，考古人是不做文物收藏和鉴定的。

“看到出土文物，首先想到的也是这件
器物的年代等学术研究价值，很少考虑
它的经济价值。”

面对当下兴起的文物收藏热，李伯
谦也有自己的看法：“社会经济发展了，
有的人喜欢收藏无可厚非，但是通过文
物谋取暴利，只会刺激盗卖文物、以假
乱真等乱象的出现。”而不少媒体的鉴
宝节目水平也是参差不齐，“大家讨论
一下艺术价值、提高收藏品位都可以，
但一味强调文物值多少钱，只会刺激观
众。文物收藏应该实事求是、脚踏实
地，而不是盲目跟风炒作。”

从 1956 年进入北大历史系至今，
李伯谦有着半个多世纪的考古学习、研
究生涯，不论是构建青铜文化结构体系
还是出任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专家，不
论是主持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还是考古
理论建设、考古人才培养，李伯谦都做
出了自己卓越的贡献，成为业内当之无
愧的权威专家。

“考古学是一门最讲究材料的科
学。好在我从上学时期到现在，都没有
离开考古现场。”李伯谦告诉记者，连续
多年的野外发掘，让他拓展了眼界、丰
富了知识结构。而正是这种连续多年
大范围、广时空的考古发掘让李伯谦意
识到中原地区以外青铜文化的重要
性——20 世纪 80 年代起，李伯谦在密
切关注中原地区夏商周考古学文化的
同时，开始系统研究周边地区青铜时代
遗存，着力探讨中国青铜文化的起源、
发展以及不同谱系文化之间的影响、碰
撞和融合等问题，以期对中国青铜文化
形成一个鸟瞰式的认识。

1990 年李伯谦发表了《中国青铜
文化的发展阶段与分区系统》一文，在
学术界第一次完整地阐述了中国青铜
文化的结构体系；1998年，李伯谦把上
述相关研究以《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
研究》为题结集出版，标志着这一研究

体系的最终确立。
1996 年 5 月，时任国务委员的李

铁映和宋健共同倡导的“夏商周断代
工程”宣布启动，把制定有充分科学依
据的夏商周三代年表作为“工程”的主
要目标。“工程”组织了来自历史、考
古、天文、测年、古文献等多个学科超
过 200 位专家学者联合开展夏商周三
代的年代学研究，聘请李学勤、席泽
宗、仇士华和李伯谦等四人为首席科
学家，其中李伯谦为“工程”考古领域
的总负责人。

“中华文明以历史悠久、光辉灿烂
著称于世界，但中外学者公认的历史年
代只能上推到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也
就是公元前841年，这与中华文明悠久
的历史很不般配。”说到“夏商周断代工
程”启动和实施，李伯谦回忆，作为负责
考古领域的首席科学家，他在“夏商周
断代工程”实施的 5年多时间内，不但
要统一规划课题设置，统筹各关键性遗
址的考古发掘，积极协调各课题组以及
各相关学科之间的研究计划和研究方
法，还需要对重大学术问题和学术观点
作出科学的裁决，这促使他对三代考古
和年代学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思考，由此
获得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

2000 年 10 月，“夏商周断代工程”

的核心成果“夏商周年表”公布，在国
内外和社会各界产生了重大反响。但
李伯谦没有停下探索的脚步，而是把
眼光投向了更加深远的领域，主持起
草了《关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的几点
设想》送呈国家领导人，建议国家在

“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基础上进一步深
入开展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随后“中
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获批为国家

“十五”科技攻关项目，李伯谦为主持
人之一。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项目
的实施，激发了李伯谦对中国古代文明
的起源、形成、发展和特征等重大问题
进行深入探索，他以一个考古学家的身
份，坚持一切问题的探讨从具体考古材
料出发，不作空泛的议论，由此获得极
具客观性和说服力的若干重大结论。

“考古学是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
分，考古学研究必须要上升到历史学研
究的高度。”受中国考古学奠基人夏鼐
先生和苏秉琦先生的影响，李伯谦在他
的很多论著中反复强调这一观点，他在

“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
程预研究”中所作出的突出贡献也切实
地体现了这一理念，并以自身的学术实
践为中国考古学的学科定位作出了完
美的诠释。

守护古都郑州

李伯谦在考古界的重要地位有目共睹，对郑州这
座城市而言，他还有着更为特殊的意义：没有他的支
持和“力挺”，郑州成为中国“八大古都”或许还有更远
的路要走。

“上个世纪 50年代，美国一个科学家代表团访问
中国时，曾问中国领导人：‘这个文明古国有没有最早
的国都？国都又在哪里？’可以说，寻找中华文明古国
最早的国都，是几代考古工作者毕生的心愿。”李伯谦
告诉记者，郑州具有其他地区不具备的4大文化特点：
郑州是东亚现代人起源的核心地区、是中国城市的起
源地区、是华夏文明起源地区，也是中华传统文化形成
的核心地区——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李伯谦很早就
和老师邹衡一起，力推郑州成为中国的古都。

“过去谁也没看上郑州，地上看不出来什么，只有
商城遗址有那么一段城墙，但文献资料上也没什么记
载。”李伯谦坦言，随着考古事业的进步，业内专家已
基本认识到郑州商城是商朝最早的首都亳都，距今已
有 3600多年历史，“这里规模很大的城圈、外廓城、出
土的大型青铜器、宫殿建筑遗址、铸造青铜器的作坊
遗址，郑州称为八大古都，当然首先是因为它够格，此
外才因为我也是郑州人，对家乡的热爱是人之常情。”

有了如此丰厚的文化底蕴，郑州如何利用好这些
宝贵的资源？李伯谦建议，要挖掘当地遗迹、文物的
意义，通过浅显易懂的文章表达出来，进行广泛深入
的宣传，甚至通过电视剧、动漫等多种手段和形式宣
传出去，让广大群众易于接受：“有些开发商会打擦边
球，在规划保护区旁边盖起地产高楼，实际上破坏了
整体的效果，这些都需要对广大民众进行深入的文物
保护知识宣传。”

面临当前经济发展与文物保护之间的严峻形势，
李伯谦也十分担忧：“在拆迁中很多古民居、古村落都
拆掉了；城市改造速度特别快，地下遗存会露出来，如
果考古工作跟不上，马上会被破坏掉。这样的例子很
多，我们要呼吁政府、百姓关注这件事，不要短视地过
分追求经济的发展。”

说到郑州待建的商城遗址公园、老奶奶庙遗址公
园、商城博物院，李伯谦稍有安慰：“郑州近年来在这
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保护观念加强了，几个遗址公园
都在规划建设之中，我认为文化休闲和教育相结合，
也是接近群众很好的办法，但遗址公园也不宜太多，
毕竟财力一下子也达不到。”

李伯谦还谈到了“重读郑州”活动，“老百姓的确
需要重新认识自己的家乡。现在大家都知道了，这个
地方夏、商时期最辉煌，汉代以后慢慢衰退；后来又慢
慢经过发展，有了经济上新的腾飞，成为全国的交通
枢纽——知道曾经辉煌的历史，现在应该怎么办？中
原要崛起，怎样崛起？怎样把老祖宗留下来的遗产利
用好保护好？历史利用不好就是包袱，利用好了就能
把包袱变成动力。”

厚积薄发权威专家

内热外凉温情铮骨

痛并快乐着的田野考古


